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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古汉语中虚拟描写手法的运用

[摘 要]虚写可以在写作中构建意境，为文章增加想象的空间，虚写是相对实写而言的，凡不属于写客观事物的实际情状或所写虽属于客观事物而言在物处，都可以称为虚写，虚写主要表现作家的意念，感情和心情，借助于“理想图景”来抒发感情，现在本人通过作家对虚写的运用情况谈谈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虚拟描写 虚写构思 虚写造境 描写手段

“实则虚之，虚则实之”，这句话说明虚写是相对实写而言的。在我国传统的文学写作理论中也很重视虚写的论述，那么什么是虚拟描写呢？既然它是与实际描写相对的，那么虚拟描写就是凡不属于描写客观事物的实际情况或所写的虽为客观事物而意在物外，这种情况都可以称为虚拟描写，虚拟描写主要是表达作家对客观事物实体的一种意念，主观感情和自己的一种心绪。在我国古代诗文中，作家借助想象和幻想来传达对客观事物和现实生活的主观意念，对现实生活的主观感受或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这是文学中的虚拟描写方式，在书法艺术中称之为飞白。文学作品中的虚拟描写之所值得笔者研究，因为它跟作家的审美观点有着深刻的联系，与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佳作是分不开的，古人所说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言在此而意在彼”，“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等等的美学追求和美学原则，往往不经意地体现在作家的文学创作中。

为了很好地理解虚拟描写在作家文学创作中的作用，笔者通过阐述其虚拟描写的定义，而后在通过具体材料的论证略见一斑，要认真地把这一论题论述清楚，那是不容易办到的，为此笔者只好用自己所掌握的一钉点材料和自己对虚拟描写的主观理解来进行这篇论文的拟写，由于自己知识浅薄在论述中可能出现这样和那样的毛病，望专学学者们批评指正，现在本人拟就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浅论。

一、文学创作中的虚拟描写及其构思

在文学创作中，虚拟描写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说：“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这里的“神”指的是文学作品的主观意念，感情或者情绪，“物”是指客观事物的存在。“神与物游”是文学创作的过程，实际上是主观和客观，虚拟描写和实际描写的对立统一的过程。这就说明在文学创作的构思过程中要兼顾虚实两面。清代的一位学者曾经这样说过：“文章非实不足以阐发义理，非虚不足以摇曳精神，故虚实常宜相济也。”“相济”就含有相辅相成，和谐统一的意思，和谐就是一种美，只要文章达到了“相济”的层次就可能是一篇佳作。一篇文学作品，只有既如实地反映事物的客观存在（单发义理），又生动地表现作家的个人品质（摇曳精神）。这样才能使读者在沉吟往复之中领会到它的“文外曲段”，从而更好地发挥文学作品的娱乐、审美、教育等感染作用，才能具有欣赏的价值。

中唐时期大诗人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一诗中，虚拟描写和实际描写结合得非常好。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常恨春归无觅处，不知传入此中来。

白居易这首诗的艺术境界非常的空灵，但从作者的构思上看，诗歌的脉络又非常清晰分明，诗人首先把平地花尽和山寺桃花盛开的诗做鲜明的对照，在这一对照中，这说明深山的气候迟于平地暖和，这就反映客观事的实际状况，属于对客观事物的客观描写，属于实写，然后诗人才开始写自己寻春的情怀——始因“春归”而恨，终以见花而喜，这就是诗中的虚拟描写了。因为这时诗人的意念中开始出现了一个“春”的美好的形象。这就说了“虚实相济”的道理：一方面从实生发出虚，即从“芳菲尽”而生“春归无觅”之恨，另一方面用虚来丰富实，即把意念中春的形象与山寺中的桃花形象合二为一，使自然景物有了它本身没有的抽象意义。这首诗所表现的是诗人对美好事物的艺术追求，然而在这样的艺术追求中，却又包含着一种不可排遣的寂寞感和忧郁感，这种美学风格，与诗人的同期作品《琵琶行》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真正的体现鲍姆嘉通“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一美学原理，清代作家龚自珍在他的《病梅馆记》最后一段也成功运用了虚拟描写的方法。

呜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机利、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序梅也哉！

这篇文章篇幅不长，既无波澜起伏的情节，又无繁弦急管的文字，然而作者忧愤深广却使人感到触手可及，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结尾的一段虚写跟实写部分（即叙述修建病梅馆的部分）形成了一种矛盾的结合：一面是暴殄天物的丑恶现实，一面是悉心护持的美好愿望。这一矛盾结合的意义，不在于分清病梅疗梅两种具体做法的孰是孰非，而在于显示两种不同的美学理想。通过对这一矛盾的分析，便不难看出，作者对个性解放怀着何等强烈的要求，面对当时封建阶级的严酷思想统治又有何等深刻的憎恨。这种感情就是在虚拟描写中表现出来了。

文学作品决不能仅仅诉诸于人们的理性认识，而应兼顾感情的感染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说，感情的感染作用甚至比理性认识更为重要，在构思中注意虚实结合，这就是更好的突出文学作品的这一特征。

二、虚拟描写与意境的构造

虚拟描写又是构建艺术境界的一种文学技巧，我们所说的“理想图景”就是用虚写所构成的意境。这样的意，无须淋漓尽致地直抒胸臆，也无须热烈细致地辅陈细节，它所强调的是“文外曲致”或如柳浪啼莺，或如柴扉半掩或如重峦叠秀，或如小桥流水，使读者在流连观赏之中依借自己的联想去获得更多的对事物的感受。

在文学作品中，所谓的“理想图境”有以下几种：

1、造境

在文学作品中，这种造境其实没有任何可写的部分，整个画面都是虚拟的。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此境的存在的。凡是虚幻，想象或未来的生活图景，都属于造境这一类，在创造这样的境界时，作者所考虑的主要之点，往往不是画面各种细节的真实性，而是这些细节如何在其整体上反映出作者本人当时的心境意趣，如唐代大诗人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关于“洞天”景物的描写：

青冥洁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

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

虎彭瑟兮弯东回，仙之人兮列如麻

这是春秋战国时期自屈原以来我国古代浪漫主义作家所惯用的一种表现复杂心情的手法。它把诗人李白对现实政治的热情和政治上的失败后在幻想中求超脱的要求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体现出作者特殊的感情和审美趣味。李白不见得真相信有什么所谓的神仙世界，他的求仙学道，正是精神生活上寻求出路的反映。而李白这首诗的特点即诗的侧重点，也不是在洞天景物的描写上，而是侧重点落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一句子上，可是，如果诗人没有上述那一段虚拟描写，那么“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能开心颜”就不会有描写社会现实黑暗的千钧笔力，而全诗也不会完整地再现诗人当时的复杂心情，诗人在诗里所创造的这种豁达的美，飘逸的美，洒脱的美。同样在李白的其他诗篇有所体现，这就成为诗人的艺术风格。

杜甫的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最后两联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燕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诗人在闻捷报以后所设想的这幅远乡图，具有浓烈的理想色彩，把诗人杜甫听到捷报后喜极而悲和由悲转喜的复杂心情发展成明快的句子，把自己当时的感受淋漓尽致地倾泻出来，这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表现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理想，生动地体现与诗人大部分作品中的沉郁，刚键的美学风格，既相互对立而又互相补充的一个侧面，明畅、清新，对生活充满希望

应当说明：创造意境是作主观感情或者心绪的具体化，但仍要受现实条件的制约，例如诗人李白对“洞天”生活的向往与他在长安遭受权贵们的排斥打击的感情。杜甫的强烈的还乡意愿，跟他过去长期的颠沛流离生活，其间都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可见，文学作家不管怎样构建境界，这种境界都是现实生活在作品中的曲折反映。即使隐在作家背后的现实生活与作家的理想成反比关系，并通过反比显示出作品的美。例如《西游记》构建的那些境，虽然是理想化的艺术境界，虽然与现实生活有很大的反差，但无不是以生活作为原形来进行理想化的构想。实际上真实地反映了隐在文学背后的现实生活的理想化，虽然写的是妖魔鬼怪，实则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真正体现了艺术的真实高于生活的美学原则。

2、衬境

衬境中含有写实的成分，对细节的真实性有一定的要求，仅并不意味着照相似地反映现实生活，而允许作客现捕捉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生活图景，自然图景的基础上进行提炼，集中地体现，使之更好地传达作家的主观感情，在这里，写实和诗意，细节的真实性和作家的想象是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的，宋代诗人陆游的《关山月》就有这样的境界：

戌楼刁斗摧月落，二十从军今白发。

留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签照征人骨。

这首诗的画面，从个别细节来说，都是真实可性的细节，但从诗的整体来看，却显然是诗人想象的产物。因为从时间、空间、布局、色调等各种因素，它确实显示了一种特定的氛围：夜半更深，月色渐暗，断断续续的刁斗声，悠长的笛声敲打着壮士们悲凉的心，戌楼、白发、征人的白骨点缀着沙场的冷清与寂寞。而诗人陆游正是借着这样的环境氛围来寄托他壮志未酬的痛苦和对沦陷区同胞的深切怀念，并表达了作者对沦陷区同胞的无尽关爱和同情，他的这种感情几乎贯穿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并在其诗歌创作中深刻而愤怒地鞭挞南宋统治集团苟延残喘，不抵抗外来侵略的投降政策。

衬境似乎是这样的一种境界：既“有有我之境”，也“有无我之境”，从作家的主观感情（意）不直接外露地说，它是“无我”的境界；但从细节的选择及其整体形象的构成（客观环境）来说，他又是“有我”的。这种若有若无，似隐似现的情状，正是它的审美趣味之所在。柳宗元小石潭记中的一段虚写也有这样的特点：

河中鱼可百头许，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叔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以游者相乐。

在这段文章中，鱼的自然动作细节既是客观事物的形态的自然体现，又是作者主观感情中的畅想，实际上是作者主观感情（即意）与客观事物的统一，即意与境的统一，我们不难从中窥见作者当时的寂寞，闲适的心情。实际上是作者在观察客观事物时，联想到自己的处境，然后披情入文而写成情景交融的文字，其中倾注着强烈的思想感情，那种孤独寂寞的感情通过对鱼儿的描写传达出来，并体现了作者衬境的艺术，也体现作者当时的主观心绪。

3、作品隐含的境界

隐含的境界与逆境和衬景不同，它既不追求自然景物和人文景物的多样，也不讲究在行文中细节描写的真实性，而其非常重视的是疏淡的风格，所以它构建的画面非常简单，有如红杏出墙，一枝独秀，只给读者以联想的启迪，而将真正的境界隐藏在作品的文字背后，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算一种不行诸文字的境界，是一种空白艺术，有点象书法艺术中的飞白，其中所传达的感情是任何文字语言所不能达到的含不尽之意于言外，例如唐代诗人王维的《杂诗》：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来时倚窗前，寒梅著花未？

这首诗的后两句是通过对诗人故乡来的人的询问，微微透露了诗人的心曲，虽然在诗人此刻的想象中已出现了一幅故乡的冬天的景色：寒梅初放，如朝霞，似白云一样，使寂寞的园林顿呈千姿百态，给人以无限的欣慰，但诗中没有重点着墨把这一场景写出来，只以寥寥数字点染着诗的意味，而把自由的宽阔的想象天地留给了读者，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去领略诗人那不尽乡思竞来奔效的情状，领略诗人的那种无尽的思乡的秋苦。

学者林纾在《春觉斋论文》里说：“境者，意中之境也。”这里的境是带有作者主观感情的境，这说明了意和境是统一的，这个统一就是虚和实的统一，作家的主观感情（纯心境意海）和中客观事物的形象的统一；所谓的“理想图景”正是这个统一的表现，上述所述说的三种境界尽管彼此各有特点，然而都是意中之境或者“理想图景”。这样的图景正是因为没有把作者的确定的意念直接表露出来，可以促使读者审美感受中各种因素。即对作品中描写的事物的感知，通过想象理解作者的主观意念等，让这些思维积极拉动起来，从而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创造性地而不是机械地去领会作家创作的意图这正是虚写的意境更加富于“文外曲致”的原因，在文学作品中，要使文学作品达到隐境这样的艺术境界，必须是文学大家才能达得到，才能游刃有余地运用这一艺术境界。

总之，虚写和意境在作品中是相辅相成，通过虚写所构建的艺术境界是任何实写无法达到的，在作品只要把造境、衬境运用得好，就使作品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给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留下许多想象的空间。

三、虚拟描写是文字中描写手段

虚拟描写从语法的角度来看可以看成一种修辞手法，但在文学创作时可以用来描写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情状或自然景物。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作者们所追求的，不是精巧细致地去描摹他在自然景物或社会实际生活中所观察到的对象，而是由此对象引起某种奇特而瑰丽的幻想联想或者想象。因此，在文学作品中虚写的景物绝不是自然景物和社会生活本身，而是它在作家感觉中的投影，就象像片上的风景是自然景物在摄影师感觉中的投影一样，尽管这样的感觉很可能是在一刹那间发生一样，但有其特景的而不同于自然影响和社会生活所观察的东西，而是有艺术的本质，好象又是生活的真实而又不同于生活的真实，在作品具有留给读者想象和思考的空间。如唐杜牧《阿房宫赋里》的“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便是明显的例子，即文章里的“冷”、“暖”形成鲜明的对照，显示出歌舞内容和格调的丰富多彩，“春光”和“风雨”则显歌舞在人们心中引起的联想，而绝非自然界的景物。而欧阳修《岳阳楼记》中的“薄雾冥冥，虎啸猿啼”写的也不是实景，而是虚景，因为晚潮湖风增大，风声夹杂着海浪的声音，可以让读者产生这样的联想，再通过联想来加重那种环境中的悲凉气氛，也增强了这篇文章凝重感，让读者读这篇文章时与通过联想产生象作者那样的感情，与作者产生强烈的共鸣，获得审美的艺术享受。《游黄山记》中，以万峰无不下伏，独莲花与抗耳。这也不是实写，而是一虚写，作者通过对自身景物观察感受，移情入物，通过对这种自然景物的描写，更显出作者登上天都极顶后的那种宽阔胸襟和悠然自得的心情，有一种“登泰山而小天下”和“山高人为峰”的感觉。诚然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文学中是很好的，这里就不在赘述。

虚写作为一种描写手段，跟前面叙述的虚写是不同，它不涉及到作品的全局，甚至不涉及到作品中的局部，但虽在作品中只是一个极小的部分，一个极小的插曲，也就是因为这一极小的插曲就可以使文章的气势发生变化，也可以渲染某种特定的氛围，也可以使文章因此而增色，因此，虚笔运用得好，也是文彩运用得好的一个方面，古代的文学作家在虚笔的运用上是非常讲究技巧的。

总之，虚拟描写在文学作品是不可缺少，在作品中如果不很好的运用虚写或者没有虚写这篇文章就为之失色，就不可能给读者留下想象的余地，文章的蕴味就不高，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要理解作家对虚写的运用，还要能够借鉴作家虚写的技巧为自己的写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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